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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国社会阶层发生了重构， 中产阶层正在成长为中国社会的

重要构成。 在当前的中国语境中， 中产阶层更是一种文化概念， 影像在建构这种文化话语中扮演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 在新世纪以来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形象谱系中， 中产阶层以繁花满眼的喷涌， 构成了荧屏主体性

存在。 然而当人们以审慎的态度对当下荧屏中中产阶层形象进行审美文化判断时， 新世纪以来现实题材电

视剧的中产影像创作， 却呈现出了一些不容忽视的审美文化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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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世纪以来， 伴随着改革开放释放的经济发展红利， 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大幅度提升， 在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的政策召唤以及全球化、 城市化、 工业化等多种社会趋势的合力助推下， 我国

社会阶层也发生了重构。 改革开放之前的 “两阶级一阶层” 的超稳定社会结构， 在我国对意识形态的

松绑中也悄然解体， 更加多元的社会阶层开始涌现， 我国中产阶层的异军突起成为其中最鲜明的社会

景观。
社会学领域从中国中产阶层的测量标准、 规模、 定义等本体层面， 进行了大量实证性研究， 中国社

科院在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 课题中， 将中产阶层界定为 “包括拥有一定私人生产资料的自

雇者 （如个体户） 和中、 小雇主 （如中、 小私营企业主） 群体。 其间的主体是指占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 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 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 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 较好

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 对其劳动、 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 具有维持中等生活水平的

家庭消费能力及相应的闲暇生活质量， 以其具有的专业知识， 对社会公共事务形成权威评价， 并具有

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 ［１］ 。 而从文化研究视角来看， 中产阶层在当下中国尽管已然成长

为一个阶层实体， 但在目前的中国语境中， 其更像是一个文化概念， 是一种由大众文化话语建构出的

“想象的共同体”。 媒介基于不同的诉求， 按照自身的观察与想象， 在文本中构建起了中产阶层的主体

形象和生活方式， 而这种急速扩张的中产话语， 也反哺了现实中正在成长的中产阶层的身份认同和文

化意识。
在大众文化不同文本形态对我国中产阶层的陈情与代言中， 国产电视剧无疑是其中最具视听直观

性和媒介影响力的形态。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在国家话语、 商业逻辑和创作旨趣的合谋中， 我国电

视剧的内容创作与意义生产， 渐趋呈现出鲜明的中产阶层文化优先取向， 新兴中产阶层在影像中获得

观照或建构。 从 《牵手》 《来来往往》 《中国式离婚》 《蜗居》 《北京青年》 《浮沉》 《杜拉拉升职记》
《手机》 《离婚律师》 《大丈夫》， 到近两年的 《虎妈猫爸》 《中国式关系》 《欢乐颂》 《我的前半生》
《美好生活》 等， 可以说， 在都市情感剧， 乃至职场剧、 商战剧、 青春偶像剧等都市题材亚类型中， 构

建中产阶层形象、 渲染中产阶层生活方式的剧集已成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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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慎地检视当下中国电视剧的中产影像后， 不难发现， 尽管创作者趋之若鹜地在现实题材中建构

中产阶层形象， 使该类剧集出现了题材井喷， 但我们不免遗憾地承认： 当下中国电视剧对中产阶层的

影像书写， 其症候大于成就， 粗陋之作多过精品力作。 与其说是电视剧中中产形象的 “千帆竞发”， 毋

宁说是一种话语泡沫的形成， 一种新神话的崛起。 国产电视剧对中产阶层形象建构与生活方式的塑造，
存在广泛误读和抒情过度的问题。 就中产影像审美文化症候大致呈现出的特征， 本文将作具体分析与

阐述。

一、 单向度 “赋魅” ： 魅化想象中的中产幻象

如果向普罗大众调查对中产阶层的认知， 他们大概会对这个阶层勾勒出大同小异的 “画像”： 工作

体面， 薪水可观， 学历很高， 住高档小区， 有名车相伴， 衣食住行讲究格调。 总而言之， 这个群体优

雅得体、 消费超前、 品位不俗、 自律克己。 可以说， 这些光鲜的标签性词汇， 即使说不是全部， 也至

少代表了大多数国民对中产阶层的 “刻板印象”。 媒介具有建构 “拟态真实” 的效果， 这些刻板印象显

然来自于传媒与影像的建构。 电视剧中产阶层的影像书写， 主导了社会民众对这个群体的认知与想象。
而中产影像的失真， 自然也导致了大众对中产阶层的认知误差。 当下民众对中产阶层无限风光的

认识， 根由正在于表现中产阶层的电视剧过度拔高美化这一阶层群体的生活， 使之呈现出超脱平民的

“魅影”， 或者说是刻画出了一副 “单面人” 或 “半张脸”。 学者王晓明在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文化和文学

进行分析总结时， 曾用 “半张脸的神话” 来概括传媒和文学对于所谓 “成功人士” 符号化生活的断章

取义， 可以说， 眼下电视剧对中产阶层的描绘， 就时常陷入到这种迷恋和自我陶醉的创作倾向中， 大

量表现珠光宝气的豪门恩怨和所谓 “玛丽苏” “霸道总裁” 的浮华叙事自不待言， 纵然是一些整体品相

尚可、 写实性较强的现实题材作品， 也常常落入对中产阶层无法自持的 “赋魅” 过程。
如电视剧 《欢乐颂》 所树立的中产阶层 “标杆” ———安迪， 就带有创作者的美化倾向。 安迪这个

角色气质出众、 才华过人， 具备谨慎克制、 积极进取的性格特征， 自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毕业后， 先

是成为华尔街高管， 归国后又成为投资公司首席营销官。 安迪既有缜密理性的头脑， 工作严谨而高效，
又不乏生活的浪漫情趣， 喜欢读书， 每天坚持跑步， 为人和善宽厚， 即使是童年阴影遗留下的心理创

伤， 也令这个角色显得楚楚动人。 很明显， 创作者在她身上寄托了不少对中国中产阶层的浪漫想象，
甚至达到了一种精英膜拜的倾向。 与 《欢乐颂》 相似， 《我的前半生》 中的贺涵则是活脱脱的男版

“安迪”， 同样的留学归国、 公司高管， 以及相似的生活旨趣， 典型的 “钻石王老五”， 职场上杀伐决

断， 情感上也柔情绕指， 人物性格与魅力近乎无可挑剔。 问题是： 这些如此完美的中产神话在多大程

度上具备现实观照性和平民阶层流动的示范意义？ 在这种 “半张脸” 的塑造中， 其更饱满的性格 “颗
粒度” 被无视， 而只有几多性格高光被 “提纯”， 成为概念化和标签化的显影。

当然， 在中产阶层的美化中， 也并非全无对其困境、 焦虑或烦恼的描绘， 但这些都仅作为主人公无

关痛痒、 无伤大雅的小问题而存在， 甚至构成塑形主人公形象魅影的叙事动力。 例如， 《欢乐颂》 中安

迪因童年遭际留下的心理障碍， 《我的前半生》 中贺涵在两个女性间的游移， 《婚姻保卫战》 中对于夫

妻家庭角色分工的过度纠葛。 这些浮于表面的一己悲欢和杯水风波， 并非是对生活真相的揭露， 也没

有呈现出中产阶层的另外 “半张脸”， 仅仅强化了一种虚假主体的神话。
那么， 这种 “单向度” 的中产幻想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仔细分析的话， 大致可以从创作主体认

知、 消费逻辑主导和意识形态整合等多个角度作解读。 从创作者角度来说， 由于对中国中产阶层认知

的单一和乏力， 他们只将视角局限于中产阶层的符号化生活， 人为地拔高和夸大中产阶层的个体形象

和生活方式， 最终呈现出抒情过度的表征。 例如， 部分电视剧创作者标榜 “唯美主义” 创作态度， 但

就在过度浪漫、 唯美和诗意的影像表达中， 个体复杂的生活状态和文化心态也最终流于空泛。 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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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产阶层单面形象的过度美化， 对其优雅生活方式的盲目推崇， 更是源于消费主义时代的资本逻辑。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逐渐从生产为主导的社会开始向消费为主导的社会转型， 消费主义构成了

整个社会的巨型话语体系。 中产阶层发轫于西方消费社会中， 其讲求炫耀性消费和地位区隔的本体属

性， 通常也令自身成为消费社会的宠儿和代言人， 因而大众媒介和影像中的中产阶层个体往往成为商

品符号的负载。
对电视剧中中产阶层时尚新潮生活的表现， 持续刺激着观众的消费欲望， 中产阶层的身体修辞和

生活方式， 成为各路消费品牌争相植入的载体， 不同品牌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叙事缝隙中， 在不同时空

里打下文化消费的地标。 很大程度上， 在观众对 “半张脸” 的中产影像的 “凝视” 中， 消费主义逻辑

以 “腹语术” 的修辞手段， 对观众的消费行为进行了规训。 而对于中产阶层 “美好生活” 的过度渲染，
也承载着意识形态整合社会各阶层目标的诉求。 当阶级斗争的话语体系被共同富裕的话语体系所取代，
表征着现代性的中产阶层就成为普罗大众触手可及的身份想象。 电视剧虚构出的中产阶层完美客体以

其温情脉脉的美妙絮语， 为不同阶层编织出了一个玫瑰色的幻境。

二、 “中产趣味” 的话语扩张

如果说 “半张脸的神话” 概括了电视剧中中产影像对个体形象不同切面的选择性失衡， 那么 “中

产趣味” 的广泛扩张则是影像对中产阶层趣味与生活方式过度放大的表征。 作为曾经的学术语汇， 如

今 “中产趣味” 这个概念无疑以一种暧昧不明、 自命不凡的面孔出现于各种大众传媒中， 成为媒体渲

染或推崇某种生活方式时的理想标签。 然而， 在这种温情脉脉的语词扩张中， 究竟潜藏着怎样的精神

圈套与话语陷阱则值得学者反思。
事实上， 在晚近的美学与文化研究中， “中产趣味” 一直作为学者反思与批判的指涉而存在。 美国

文学批评家马泰·卡林内斯库 （Ｍａｔｅｉ Ｃǎｌｉｎｅｓｃｕ） 在其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 中， 从美学角度分析了媚

俗艺术的发生机理， 并指出其背后的精神实质即 “中产趣味”， 卡林内斯库也不啻用 “伪艺术” “坏趣

味” 等词对这种 “中产趣味” 做出了负面的价值判断， “媚俗艺术实际上是中产阶级的趣味， 而中产阶

级趣味是现今我们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趣味” ［２］ 。 美国当代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ｌｌ） 则引用

了美国大众文化研究学者德怀特·麦克唐纳 （Ｄｗｉｇｈｔ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在 《大众文化理论》 中的经典论述，
来阐发 “中产趣味” 的精神实质， “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 但中产

崇拜或中产阶级文化却有自己的两面招数： 它假装尊敬高雅文化的标准， 而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溶解并

庸俗化” ［３］ 。
依照这些经典社会学者的论述， “中产趣味” 已然构成了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中的典型症候， 而 “中

产趣味” 背后的精神本源则是一种享乐主义价值观。 在丹尼尔·贝尔看来， ２０ 世纪初， 新生中产阶级

逐渐放弃资本主义勃兴阶段的新教伦理与禁欲准则等清教传统， 一种鼓吹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开始盛行。
享乐主义的价值体系摧毁了传统新教伦理的社会道德基础， 而又支撑和确立了全新的价值准则， 正是

严肃艺术家培育的现代主义、 “文化大众” 所表现的乏味形式的制度化以及市场体系所促成的享乐主义

生活方式， 才构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 贝尔的观点得到了马泰·卡林内斯库的呼应， 在他的论述

中， 享乐主义构成了一种媚俗艺术和 “坏趣味” 的心理基础， “要理解媚俗艺术的本性， 我们必须分析

构成中产阶级心智特征的那种特有的享乐主义。 其基本特征也许是， 它是一种中间路线的享乐主义，
这绝佳地体现在常常可以在媚俗艺术中见到的 ‘平庸原则’ （越是在精致和过分复杂的媚俗艺术形式

中， 越是容易发现这种平庸性）。 堪与这种享乐主义的肤浅性相媲美的， 惟有它渴求普遍性与总体性的

欲望， 以及它获取漂亮垃圾的无限能力” ［２］（２６４） 。
由此， 我们对 “中产趣味” 的基本面向也可以得出自己的判断： 它是在汹涌澎湃的商品大潮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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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享乐主义价值观而兴起， 讴歌中产阶层的浮世欲望， 渲染中产生活的品位与格调， 对消费主义营造

的中产符号化生活大唱赞歌， 构建起中产神话的话语泡沫。 与此同时， 它缺乏思辨性与批判性， 缺乏

底层立场和价值情怀。 不少文化研究者均指出， 当下文艺创作者存在 “精神中产化” 的倾向， 落实于

创作中则是 “中产趣味” 的风行， 由此也丧失了自身的批判身份和价值坚守， 制造起消费主义的能指

狂欢， 在空洞的符号化编码中取悦大众， 透支文艺创作的生命力。 而中产阶层 “温吞水” 式的生活，
也使得他们对社会痛点的脱敏， 对真实社会问题洞察力与解剖力的匮乏， 失去了书写痛感经验的能力。
在电视剧中中产阶层影像书写中， 这种 “中产趣味” 俨然构成了迅速扩张的意识形态。 不少都市情感

剧、 偶像剧、 职场剧和商战剧等体裁的作品， 能够显而易见地看到创作者的 “中产趣味”， 在现代化都

市的目不暇接的商品盛宴和布尔乔亚式情调的影像中， 创作者对浮华生活的耽溺与张扬昭然若揭。
电视剧中 “中产趣味” 的话语扩张， 说到底则是止步于对中产阶层欲望叙事的迷恋， 一方面在衣

食住行的 “炫耀性消费” 中， 营造起享乐主义的消费观念和阶层区隔， 同时在情感领域完成欲望本体

的自我放逐。 就其根本而言， “中产趣味” 的影像书写并不追问存在的意义， 也不承担反映生活真相的

责任， 而是在放大了的欲望狂欢中， 迎合新兴中产阶层的想象性身份建构。 而电视剧影像中的 “中产

趣味” 也构建出一个新的审美话语霸权， 在审美的异化和泛化中消解了自身的意义空间。 学者张清华

曾不无激愤地指出： “ ‘中产阶级的生活’ 是好的， 但 ‘中产阶级的文化与艺术趣味’ 却是十足有害

的， 是站在社会进步与艺术本质的对立面的东西。” ［４］ 当创作者沉沦于中产趣味的审美幻象时， 一个可

见的后果就是对个体生命的真实经验， 乃至底层经验的 “不可见”。 由此， 对于电视剧中 “中产趣味”
的话语扩张， 也是值得创作者警惕和反思的命题。

三、 大女主： 女性 “在场的缺席”
女性性别叙事， 向来是电视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产阶层女性通常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有着独立

的人格精神， 也大都具备与男性平等对话意识， 往往构成了影像 “现代性” 的符号存在。 总体而言，
当代中国电视剧对于中产阶层女性的言说， 传递了一定的启蒙精神， 女性自我成长和反抗意识在这些

剧中开始苏醒。 但与此同时， 由于集体无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男权观念， 电视剧中中产影像对女性的表

现依旧存在被遮蔽的状况。
当代中国现实题材剧对女性形象的全面表现， 应当说源于 １９９０ 年的 《渴望》。 这部剧刻画了一个

集中华传统美德于一身的女性形象刘慧芳， 她的善良、 隐忍、 敢于牺牲曾感动过无数观众， 该剧万人

空巷带来的 “举国皆哀刘慧芳” 成为那个年代的一道盛景。 但在该剧广受好评的同时， 不少人也认为

刘慧芳的形象消解了女性本该觉醒的主体意识， 在传统道德规范下压抑着本身的自然需要， 是一种女

性解放观念的倒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都市剧中也开始呈现更多的中产阶层女性。 如 《公关小姐》 中展

现了以周颖为代表的时尚新潮、 充满现代意识的中产职业女性群像， 在表现这些新女性在职场中雷厉

风行、 独当一面的同时， 剧中也对她们在爱情、 家庭中的矛盾纠葛进行了心理探寻。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

的 《牵手》， 就站在两个不同的女性视角， 对新出现的婚外恋现象进行了剖析。 该剧并未悬浮于外在欲

望的叙事， 而是由表及里， 深度反思婚姻出现裂痕的个体与社会成因， 以较大笔墨塑造不同女性的价

值理想和追求， 尤其是对中年的中产女性在得知丈夫对婚姻和家庭的背叛后， 从失落痛苦到直面问题，
最后找寻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这一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 该剧也成为塑造女性成长较为经典的

作品。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中产影像中的女性呈现出越发独立， 甚至强势的表现， 女性角色在情感关系中

开始占据更多话语权和主动性。 例如， 《空镜子》 中的姐姐孙丽是名利场上的赌徒， 情感世界的玩家，
她漂亮出众、 思想前卫， 将不同的男性玩弄于股掌间； 《中国式离婚》 中的林小枫性格脆弱而敏感， 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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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疑鬼甚至歇斯底里， 对丈夫缺乏基本的信任， 而她在婚姻中的控制欲使其成为可怕的神经质形象；
《蜗居》 中的海萍性格张扬跋扈、 自视甚高， 在家庭关系中同样处于支配地位， 对丈夫颐指气使、 怒其

不争。 除此之外， 《婚姻保卫战》 中的兰心、 《虎妈猫爸》 中的毕胜男、 《小别离》 中的方圆、 《大丈

夫》 中的顾晓珺等皆不再是传统文化期待视野中 “温良恭俭让” 的理想女性， 无不是性格独立、 风风

火火的形象———在职场上独当一面， 在家庭关系中也居于主动的一方， 在此类剧中通常也会配置一个

“惧内” 的丈夫。
然而这种女性形象的张扬， 在近些年电视剧中产影像中愈发剑走偏锋， 并与 “大女主” 创作趣味

合流。 所谓 “大女主” 剧并没有学术上的周延界定， 更多是行业中约定俗成的叫法。 简而言之， 这类

剧通常以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女性为绝对主角， 叙事模式是以该女性从底层平民或人生谷底通过自我

奋斗， 一步步 “逆袭” 至巅峰， 最终以实现个人目标而宣告剧情结束。 这类剧自后宫剧 《甄嬛传》 为

滥觞， 尤以古装题材为最盛。 现实题材电视剧对中产阶层女性的表现， 也受到这波创作风气的影响，
如 《女不强大天不容》 《我的前半生》 《欢乐颂》 等均是在 “大女主” 电视剧受追捧的市场语境下

出现。
应当说， “大女主” 中产影像的修辞策略， 使女性意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彰显和启蒙， 女性价值得

到肯定， 传统伦理道德对女性的规训在这些影像中得到了部分反拨和纠偏， 纷杂斑驳的新中产女性形

象充盈在当代都市影像中， 丰富了女性形象的谱系。 但部分剧集在对中产女性意识启蒙的同时， 潜意

识中的男权观念也沉渣泛起， 对女性真正的个人成长表现匮乏， 女性意识和男权逻辑呈现为 “在场的

缺席” 和 “缺席的在场” 两种话语密码， 男权社会的道德秩序和伦理规范在潜移默化中发挥着作用，
“大女主” 们开启 “主角光环” 的背后， 依旧是男性角色的强大助攻。 例如， 电视剧 《我的前半生》
中， 罗子君在丈夫出轨离婚后， 这个与社会脱节多年的中年女性， 瞬时陷入了情感与生活的双重困境。
为了走出阴霾， 罗子君在被动中开启了自己的奋斗历程， 该剧也将罗子君的成长作为全剧探讨的命题。
进入职场后， 罗子君一路顺风顺水， 在短时间里迅速适应职场节奏， 渐入佳境， 生活与情感上的困境

也烟消云散， 但事实上， 在罗子君上升过程中的每一步， 都伴随着闺蜜唐晶以及唐晶男友贺涵的帮助

与扶持， 甚至很多理应由罗子君亲历的锤炼和改造， 也被创作者巧妙避开， 而交由男性角色贺涵来逐

个化解。 不得不说， 这样的女性成长命题是平面的， 表现是孱弱的， 其内里则是 “灰姑娘” 和 “玛丽

苏” 的逻辑驱动。 可以说， 尽管很多电视剧试图表现中产阶层女性通过自身的奋斗 “逆袭”， 但事实上

在大多数电视剧中， 男性依旧是这些女性关键时刻的 “解药”， 女性角色的步步为营也仰仗于男权的

“宠幸” 与栽培， 女性叙事在男权逻辑的语境下发生发展。 在一些电视剧中不少女性形象甚至呈现出近

乎无所不能的特点， 其 “神性” 特征掩盖了其本色的人性特质， 这其实是在虚假情境中弱化了对女性

地位和存在境遇更有价值的思考， 就其本质而言则是女性全貌的被遮蔽。

四、 告别悲剧： “温暖现实主义” 的批判无力

享乐主义价值观的盛行， 不仅带来了电视剧中 “中产趣味” 的肆意扩张， 也带来了中产影像审美

风格的集体转型。 一个典型症候就在于， 在电视剧中产影像中， 悲剧意识逐渐缺席， 轻喜剧元素以泛

在化姿态出现， 本应真实展示现实生活、 表现中产阶层神话背后真相的电视剧， 越发在不疼不痒的喜

剧式大团圆中， 获得虚假的满足。 用学者戴锦华的话来说， 是对现实主义进行了一种 “情节剧式的遮

蔽”。 而与之相呼应， “分享艰难”、 强调痛感叙事的现实主义悄然退场， 取而代之的则是以快感消费为

主导的所谓 “爽剧” 模式盛行， 一种被称为 “温暖现实主义” 的创作论调甚嚣尘上， 为这种避重就轻

书写现实的中产影像披上了一层冠冕堂皇的保护色。
有学者认为， 当下电视剧正在进入一种 “轻时代”， “这个轻主要体现在基本上都是轻喜剧， 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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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经、 严肃端庄的剧不太容易被看好， 收视率好的大部分是轻喜剧风格的作品， 它有喜剧性， 有喜剧

状态、 喜剧情调” ［５］ 。 尽管 “轻时代” 并不是周严的学术界定， 却大致描绘出了当下电视剧的一种审美

趋势。 调性的轻盈、 轻喜剧元素的内置， 普泛化于当下多种类型电视剧的创作中， 包括都市题材、 农

村题材、 古装题材等， 而尤其在表现中产阶层为形象主体的都市题材中， 这种风格最显突出。
包括 《奋斗》 《我的青春谁做主》 《媳妇的美好时代》 《婚姻保卫战》 《咱们结婚吧》 《大丈夫》

《裸婚时代》 《好先生》 《辣妈正传》 《男人帮》 等在内的大量中产阶层影像， 都呈现出了轻喜剧化的审

美取向。 这些电视剧普遍追求台词对白诙谐幽默， 情节设置无关宏旨， 视听风格明亮轻快， 让观众在

一种轻松惬意的审美心境中观赏剧集。 应当说， 在当下焦虑情绪构成时代症候的语境下， 适度的轻喜

剧元素， 可以相对纾解大众的情绪， 让工作劳动的民众紧张一天的神经得到舒缓， 这多少具有正向建

构意义。 但当这种轻喜剧元素开始喧宾夺主， 甚至不求题材、 情境匹配度， 泛滥成灾地介入到创作中

时， 就不得不值得警惕了。
从另一个面向来看， 当这些表现中产阶层的影像以轻喜剧风格出现时， 就在嬉笑打闹中消解了现

实的沉重感。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 改革也进入深水区， 各种矛盾浮出水面， 利益博弈此消彼

长。 对于成长中的中产阶层来说， 同样面对着各种现实的 “不能承受之重”。 但在这些中产影像中， 现

实中的真问题难寻踪迹， 一些创作者不再触碰真问题和 “硬骨头”， 回避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 即使对

这些问题偶有涉及， 也多是在轻喜剧的风格下蜻蜓点水式的化解， 抑或隔靴搔痒地闪烁其词， 剧中复

杂的社会画卷常常沦为可有可无的背景。 此类剧集在台词上追求段子式的对白， 表演上偏爱过度夸张

的漫画式风格， 情节上高度依赖巧合、 误会， 人为制造戏剧冲突， 为了喜剧效果不惜牺牲逻辑真实与

细节真实， 而故事也最终在兜兜转转后， 以大团圆的方式为观众安放起情绪的释放与宣泄空间。 显然

这种表现中产阶层形象的现实题材剧， 很难被视为真正的现实主义， 甚至有悬浮离地的 “伪现实主义”
的倾向。

轻喜剧元素大举在电视剧中粉墨登场， 必然迎来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的退场。 在诸多审美范畴中，
悲剧由于对人性、 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有着力透纸背的展示， 通常具备其他审美范畴难以比拟的情感冲

击力和思想深刻性。 “任何一种审美文化， 如果缺少了悲剧， 那它就失去了一种最具表现力的审美范

畴， 它不但在艺术上变得单调贫乏， 而且在文化上多少有点 ‘病兆’。 因为这样的文化失去了自我反思

与批判的冲动， 丧失了以悲剧这种独特方式来净化主体心灵的可能性。” ［６］ 而随着大众文化和消费社会

的降临， 享乐主义成为世俗社会所推崇的新宗教， 大众文化娱乐至上和消遣属性决定了悲剧意识成为

多少 “不合时宜” 的存在， 而对于人性真实磨难与处境的过多展示， 也不可避免会冲击意识形态的合

法化资源， 因此， 悲剧性作品在审查环节也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在多种合力主导下， 告别悲

剧成为文艺创作的新趋向，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喜剧性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导类型” ［６］（３１６－３１７） 。
随着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的消退， 对现实题材的书写不可避免地成为单向度的叙事。 然而近年来

所谓 “温暖现实主义” 的概念开始出现， 成为一些电视剧回避现实苦难的 “遮羞布”。 对于这个概念，
并没有学理性的界定， 更像是在市场与创作者合谋下， 联手打造出的一种营销概念， 其本质也是某种

话语圈套。 对于现实主义的概念， 中外艺术创作者和文艺理论家多有界定， 但无论是从哪个层面来定

义， 现实主义包含的三个基本价值立场是不变的： 一是真实性， 即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描写； 二是

典型性， 这是从艺术形象刻画的层面而言； 三是批判性， 这是从与现实的关系而言， 应该大胆暴露现

实问题， 揭示真相。 因此， 从现实主义批判性的本体层面来看， 为之加上 “温暖” 的定语， 这本身就

存在二元对立的悖论性。
从真实的创作情状来看， 现实主义应当呈现社会中的 “真善美”， 既可以展示社会问题， 也可以发

掘生活中的温暖， 但首要前提和基础在于真实。 “温暖现实主义” 隐藏的逻辑则是 “善” 字优先， 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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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先于创作逻辑， 当创作者在对现实书写之前， 已经预设了 “温暖” 的意识形态， 就无疑给自身回

避现实矛盾、 掩盖社会苦难、 粉饰浮华图景， 找寻了绝佳的庇护。 很大程度上说， 我国当下的现实题

材电视剧影像， 尤其是中产影像并非不够温暖， 而是太过 “温情脉脉”， 大部分剧作均停留在对生活的

浅层扫描， 对于真正的社会问题和生存困境却闪躲回避、 不敢直视， 甚至用一种滥情的方式强行拔高

升华。 这固然有面临审查的剪辑因素存在， 但更多的是电视剧创作者甘于在中产话语泡沫中精神放逐，
这可以被看作是近年来现实主义创作中的一种 “癌变”， 理应引起电视剧创作者们的警惕。

五、 结 　 　 语

应当说， 当代中国电视剧对于中产阶层形象的塑造和想象不乏亮点， 这些作品在人物塑造、 叙事激

变和审美现代性反思等层面， 基本秉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刻画出中产阶层在欲望中的沉浮和救

赎。 但就更多的电视剧作品来说， 则陷入形象塑造的单向度， 叙事配方式与套路化， 讴歌感官欲望，
张扬享乐主义， 以情节剧式的轻喜剧和大团圆冲淡应有的悲剧精神等， 这些问题在当下电视剧中俯拾

即是， 令人堪忧。 而这些创作面貌对中国中产阶层的健康培育很难起到积极正向的作用， 这都是值得

创作者深思的命题。
目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和物质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发展与壮大我国中等收入

群体已经成为主流话语的内在诉求。 可以想见， 我国现实题材电视剧主创团队将会更多聚焦于这个群

体， 而在新时代的背景下， 如何在影像中准确书写我国中产阶层的精神面貌与生活状态， 将是我国影

视创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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